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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大多數經歷過高中教育，或者甚至是大學教育的人，應該都敢說自己對除了我們以外的世界歷史有一定的認識：首先是史前的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接著希臘出現了城邦，這時期可以說是哲學、數學、科學、藝術、政治……的起源。羅馬帝國繼受了許多希臘時期的知識，帝國強大的治理帶來了和平，文明在這基礎上得以蓬勃發展。隨著羅馬帝國隕落，世界也墮入了文化層次下降及社會體制崩毀的黑暗時代，長久的黑暗之後迎來了文藝復興時代，繼之而來的是地理大發現、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文明進入了現代時期。到了現今，歐美日等第一世界國家已經站上人類發展的頂端，大致上確立了要想躋身先進國家之林，科學、民主、資本至上的制度似乎是必要條件。
　　這樣的歷史論述是正確的嗎？正確，但不盡然。這只是特定文明在特定時空基於特定觀點對於挑選出的特定歷史事實的闡述。歷史上實際發生的事件是客觀的事實，詮釋者擇選出的特定片段、省略不談的特定片段、看待事件的角度……等，都會影響對客觀事實的意義賦予。簡而言之，只要是對於客觀事實的人為解釋便一定會渲染上主觀色彩，而既然是主觀意見，我們便不能說它是完全正確或完全錯誤。
　　《中斷的天命：伊斯蘭觀點的世界史》，從本書書名即可得知，作者嘗試提供一個不同觀點的世界史，而為什麼需要這麼做呢？作者回想起在他幼年時期，曾有幸與歷史學家湯恩比有過短暫的相處，並從對方那兒獲贈一份禮物—房龍寫的《人類的故事》，他的心因此而激動不已，因為人類的故事不正是以全人類作為主體而敘事，不以種族、國家、文化……等先天及後天的特質去區分，而是屬於所有人的故事嗎？而他身為人類的一員，人類的故事即為他的故事，記載著他誕生以前人類在歷史上的軌跡，現在他也將在這人類之書中譜寫出新的篇章，傳承由後世的人們繼續編撰，只要人類文明存在，這本書就會持續開展。從此他便以該書的歷史敘述視角而建構他對世界歷史的認識，然而隨著年紀增長與知識的豐富，他逐漸明瞭，以往所接觸到的歷史書籍，多是以西方為中心而建構的史觀。對西方而言，伊斯蘭世界就像是個「他者」的世界，面對一個在許多面向都截然不同的「他者」，以自我為本位去評斷對方，許多事物看來都會像是異端、是落後的象徵，不可能設身處地真正理解對方。作者是個阿富汗家世背景的穆斯林，屬於被西方歸類為「他者」的伊斯蘭世界的一份子，但這個「他者」卻也曾受西方的影響而僅能以侷限的觀點去看待屬於伊斯蘭的歷史，遑論是身處西方文明的人們，可能終其一生居住在西方世界、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觀看的是西方媒體，更是難以覺察到以西方為主體的主流論述當中有意或無意地潛藏了多少種族主義成份，而貶損了西方以外的文化。
　　舉例來說，我們在本書能看到，從伊斯蘭歷史觀點而言，在歐洲黑暗時代時是穆斯林學者「拯救」了早已被歐洲遺忘的希臘哲學，當時西羅馬帝國已名存實亡，而東羅馬帝國則空有財富，在學術層面已成了平庸知識份子聚居之荒原，世界上卓越的思想家均聚集在阿拉伯人掌握的亞歷山卓。伊斯蘭世界在這段時期接觸到了柏拉圖等偉大哲學家的思想，之後又流傳回歐洲，因此說是「拯救」並保存了歐洲思想並不為過，但在主流觀點的世界歷史當中，我們卻無法看到同樣的論述。
　　主流觀點的世界歷史，其實是誤把「西方歷史」與「世界歷史」混為一談，如此一來不只邊緣化了其他不同觀點，也使得將主流觀點奉為圭臬的人們難以理解不同文化間是如何交互影響，共同編織出「世界歷史」這一張網。作者在書中並舉九一一事件為例，說明文明間缺乏了相互理解將會導致如此的後果。
　　「在紐約及華盛頓遭受恐怖攻擊的幾週之內，美國總統小布希呼籲美國進行軍事行動，並且使用了喚起美國和西方歷史中長久存在的主題的語氣和修辭。他認為恐怖份子的行為是要摧毀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必須以鮮血和資源來捍衛這些價值，相同的口號早在三〇年代對抗納粹主義及五〇年代對抗共產主義時就曾被提出過。自此之後，美國和大部分心不甘情不願的盟友們大舉進軍伊拉克，出兵的名義與過去冷戰及二十世紀世界大戰等過去早期西方世界的歷史論述相同。」
　　哈佛學者杭廷頓在其著作《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主張，後冷戰時期區別人類的將不再是意識形態、政治體制或者經濟，而是文明。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九一一事件，宛如是此一主張的強而有力的佐證：由賓拉登主導的蓋達組織，宗旨為消滅全世界入侵伊斯蘭世界的西方國家，以建立一個純正、統一的伊斯蘭國家。這麼一個伊斯蘭教激進組織對代表西方的美國發動恐怖攻擊，不正是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衝突的具體呈現嗎？在美國當權者登高一呼，訴諸與二戰時期、冷戰時期使美國人團結起來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以激發愛國主義，加以許多西方主流媒體不全然客觀的報導之下，看來確實是如此。極端份子所犯下的恐怖攻擊事件被拉抬至國家層面的衝突，人們直覺地認為恐攻背後一定有中東國家撐腰，而歐美國家與中東國家間的衝突，又被提昇至更高層次，成為西方文明對抗伊斯蘭文明、進步價值對抗落後價值、民主對抗專制、好人對抗壞人的正邪之爭，彷彿世界上只存在著純粹的善與純粹的惡，沒有在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而在這場角力當中，西方文明就是善，伊斯蘭文明則是惡。確實，將敵人直接推往人們所信奉價值的對立面，讓一切簡單得多，人們只需要知道恐怖份子發動恐攻是為了摧毀美國的立國根基，亦即自由與民主，這樣就夠了。恐怖份子和二戰時、冷戰時的敵人並無多大不同，無非是想攻擊自由民主，因此，採取的因應對策自然與戰時相同，發動軍事力量捍衛核心價值，派出軍隊攻打伊拉克，推翻獨裁者海珊，因為他的政權被懷疑與蓋達組織共謀對美國發動了九一一恐攻，也有情資顯示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儘管後來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當中指稱並未發現任何證據證明伊拉克與蓋達組織合作策動針對美國的恐攻，也沒有找到任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但也無所謂，至少毋庸置疑地他是個獨裁者，推翻他並帶給伊拉克人民自由民主，讓他們往進步價值大大邁進了一步，也是美事一樁。在這樣的信念下，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場保衛自由民主核心價值的正義之戰，不必去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助長了恐怖主義，恐怖份子又為什麼會發動所謂「聖戰」，而「聖戰」又是什麼呢？它的定義果真是鼓吹信徒為了發揚伊斯蘭信仰，得以採取一切激進手段攻擊異教徒嗎？所有疑問都煙消雲散，而這種種疑問卻可能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但是難道九一一的策劃者們真的是為了攻擊自由和民主嗎？如今那些武裝起來的政治伊斯蘭極端份子的動機難道真的是對自由的仇恨嗎？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卻沒有從傑哈德主義者們那裡找到這樣的言論，他們所關注的典型事物，並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而是以自律對抗道德的腐化，這樣的聲音在西方主導世界的幾個世紀以來已經在伊斯蘭社會中迴盪了很久了，伊斯蘭社會價值的腐化，酒類飲料的增長，宗教活動被娛樂活動取代，以及伴隨著前所未有之貧富差距的富有精英階層的世俗化。」
　　任何事情發生都有原因，面對不熟悉的事物，我們往往滿足於似是而非的解釋，知道了些皮毛卻彷彿已洞悉事情真相。人畢竟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無知的，發生在伊斯蘭世界的事件距離又太過遙遠，人們大抵上只能透過媒體報導得知相關訊息，而主流媒體的作風只是助長這種不求甚解的歪風：聳動的標題、煽情的內容只為了吸引閱聽人的目光，人們從主流媒體那兒得到的，在最好的情況下只能算是真相的冰山一角，糟糕的情況下則是不只與真相沾不著邊，反而還造成誤導，產生或者加深人們對不了解事物的錯誤刻板印象。我們有多少人真的了解伊斯蘭？它只是個宗教抑或不僅於此？就我們從教育以及新聞媒體所獲得的資訊來看，相信大多數人對於伊斯蘭的理解是針對伊斯蘭作為一個宗教而言，我們知道這宗教是個從很久很久以前（例如歷史課本上一定會讀到的十字軍東征）就和其他非伊斯蘭教不對盤的宗教，其信徒經常打著「聖戰」（Jihad）的大旗對異教徒發動戰爭，其教義並主張為了「聖戰」而死將會上天堂，在那兒有七十二個處女服侍他們。在這樣的信仰下也難怪會產生激進的恐怖份子、難怪伊斯蘭世界的女性會遭受不平等待遇、難怪伊斯蘭國家的價值落後，跟自由民主崇尚人權的西方先進國家無法比擬。然而根據本書作者，伊斯蘭所蘊涵的遠不僅止於宗教層面，它同時也是政治制度、是社會工程、是司法體系、是文化，更是一部歷史。例如，若將「Jihad」一詞放在伊斯蘭歷史框架下審視，雖然確實帶有爭鬥的含意，在伊斯蘭歷史進程中穆斯林也曾以此為名義發動戰爭，因此不容否認地確實可能被現代極端主義者曲解，作為對異教徒發動攻擊的神聖號召。但在另一方面，「Jihad」也可以是指「努力做某事」，也許是「努力克制誘惑」、「力爭正義」、「努力做個好人」，是與自己言行、道德的戰鬥。西方主流觀點所犯的錯在於過度強調「Jihad」作為極端主義者口中的「聖戰」，讓人容易將伊斯蘭與宗教狂熱、恐怖攻擊連結在一起，忽略了伊斯蘭在其他層面的意義。而在伊斯蘭早期歷史，女性其實是可以參與公共事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甚至曾統領整支軍隊。反而極有可能是受了拜占庭帝國這「西方文明」影響，而使女性應該受限於私領域、滿足丈夫一切要求等阻礙女性參與社會的思潮傳入伊斯蘭世界。因此伊斯蘭在本質上並不必然與女性權利衝突，只是在歷史進程當中逐漸形成了社會領域應該區分成男性的領域及女性的領域此一觀念。作者舉此些例子的本意，並不在替現代許多伊斯蘭國家當中確實存在的諸如宗教極端份子、女性在公領域的壓抑等現象辯解，而是希望讀者能夠以更寬闊的視角去理解伊斯蘭。
　　誠如本文開頭所言，此一伊斯蘭觀點的世界史不盡然會是正確的，但在歷史層面我們本就不能也不應追求唯一的正確解答，作者寫作本書的目的亦不在以伊斯蘭觀點的世界史取代以往西方觀點的世界史，成為世界史論述的主流，如此只不過是重蹈西方本位主義的覆轍，無助於文明之間相互交流理解。其目的僅在嘗試提供同樣屬於人類歷史的不同詮釋角度，以伊斯蘭世界為敘事主體，提供給讀者一個從伊斯蘭觀點去了解歷史的機會。或許有一天，當人們願意放下歧見，不再以自我為優越，區隔出「我族」與「他類」，屆時所有的人類都會是「我們」，終於能夠編織出一部屬於人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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